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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语的升调——共时分布、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

意义 ① 

和丽昆 米可（Alexis Michaud） 

提  要：对词汇、合音变调和语法变调穷尽式地整理和分析表明纳西语的“升调”分字调和非字

调两大类（5小类）。字调升调（1小类）多出现在古入声汉语借词中，而固有词中则极少分布，

共时分布暗示字调升调是后来发展的。非字调类（4小类）由合音和语法变调产生。共时上部分

合音升调出现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趋势，据此可推测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可能来源于历史上相似

的过程，而非直接来自汉语借词。合音调词汇化受语音和句法环境的制约。此外，象声词和儿语

词也进一步丰富了字调升调。字调升调的出现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描写和分析

纳西语的升调有助于重新认识其声调系统以及演变，同时也为探索藏缅语声调类型学描写方法和

理论提供了新证据。 

关键词：单音节调；升调；合音调；语法变调；词汇化；纳西语 

一 引言 

纳西语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的词汇中有四个字调（syllabic lexical tone“单音节调”，本

文简称“字调”，详见下文方法论介绍）②，分别为高 （˥）、中 （˧）、低 （˩）和升（本文记为�，

细见讨论 4.2）。其中字调升调 （�）出现在古为入声的汉语借词中，而固有词中出现率很低。

字调升调的共时分布（表 1）暗示此调是后来出现的，原先纳西语只有高 （˥）、中 （˧）和低

（˩）三个平调。由于纳西语中汉语入声借词几乎都为升调，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纳西语字调

升调受汉语影响产生，如（和即仁 姜竹仪 1985:16），但前贤对此未展开具体论证。事实上，

纳西语固有词中同样存在字调升调（表 1），不能简单地认为字调升调直接来自汉语借词。 

表 1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部分）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注释 

ŋɑ�  我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ŋɑ˩“我”③ 

nɑ�  你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nɯ˩“你” 

tʰɑ�  他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tʰɯ˧“他” 

ne� 和  连词 参考：ne˩“和” 

ze� 哪里 副词 参考：ze˩“哪” 

 
① 本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平调分析的纳西语黄土坡话声调系统研究》（QN2019047）的研究成

果。感谢《语言学论丛》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章如有错漏，作者文责自负。 
② 术语“字调”实际上相当于汉语研究中所指的“单字调”，术语“单字调”与 tone in isolation 或 citation tone 对应。

本文中的“字调”对应 syllabic lexical tone，是指只有一个语素的声调。 
③ 本文以丽江坝土语片丁纳西话（第一作者的母语）为标准，音系参考：(Michaud & He 2015)。片丁纳西话中“我”

有[ŋɑ˩]和[ŋɤ˩]两种读音，二者之间语义无明显差别，两读可能是受到了其它方言的影响。 



kæ˧ɲɤ� 以前 名词 参考：kæ˧ɲɤ˩“以前” 

bu�nɑ˩ 黑猪 名词 参考：bu˩“猪” 

ɑ� 水 名词（儿语） * 

tsi�jɑ˧ 叽呀（小鸡受惊吓） 象声词 * 

dʐɚ�i˧  叽叽（鸟叫声） 鸟名 * 

fɑ� 发 动词 入声借词 

cʏ� 局 名词 入声借词 

lu� 六 数词 入声借词 

另一方面，除字调升调外纳西语中还存在一类音节合音产生的 4 类合音升调，共时上合

音调存在词汇化（本文的定义见：3.1）为字调升调的趋势，这为字调升调的来源讨论提供了

线索。合音调早先被称为“省略变调”（和即仁 姜竹仪 1985:14-15），变调被统一描写为

与字调升调相同的调位。对“省略变调”重新分析表明变调包含中高升调（�）和低高升调

（�）两类升调，而不是单一的升调（Michaud 2006; Michaud & He 2007）。以纳西语片丁话

为例：例 1a 和 1b 的意义相同，例 2a 和 2b 的意义相同，唯一差别在于量词 kʰɯ “˩根（线）”

和 kʰɯ˧“根（树根）”有无变调，以及副词 tɑ “˥仅仅”是否出现。量词变调与例 a 中副词 tɑ˥

分别与之前量词 kʰɯ˩和 kʰɯ˧合音有关。本质上，这类变调实际上是前音节声韵调与后音节

声调的合音，变调可称为“合音调”。 

(1) a. dɯ˧ kʰɯ˩ tɑ˥ ɟʏ˧ se˩.  

  一 根（线） 仅仅 有 了  

 b. dɯ˧ kʰɯ�  ɟʏ˧ se˩. kʰɯ˩ tɑ˥ → kʰɯ� 

  一 根（线）-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线）了。  

(2) a. dɯ˧ kʰɯ˧ tɑ˥ ɟʏ˧ se˩.  

  一 根（树根） 仅仅 有 了  

 b. dɯ˧ kʰɯ�  ɟʏ˧ se˩. kʰɯ˧ tɑ˥ → kʰɯ� 

  一 根（树根）-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树根）了。  

近期对纳西话的进一步调查研究表明“省略变调”产生 12 种变调类型，比以往研究更

为复杂，其中共有四类升调（表 2），分别为：低中升 （�）、中高升 （�）、低高升 （�）和高升

调（�）（和丽昆 刘岩 2021）。复杂的升调类型和系统为纳西语字调升调的来源和发展研究

提供了一条线索，然而，以往研究未系统讨论不同合音升调与字调之间的关系，以及合音升

调的进一步演变。 

表 2 纳西语合音调的类型（黑体为升调类，和丽昆 刘岩 2021）① 

 
① 为了更为直观表中保留了长音，但只有前后两个音节声调相同合音音节的长音有音位价值。 



      后音节声调 

前音节声调 

高平 

(˥) 

中平 

(˧) 

低平  

(˩) 

高平(˥) Vː˥ (˥ + ˥) Vː� (˥ + ˧) Vː� (˥ + ˩) 

中平(˧) Vː� (˧ + ˥) Vː˧ (˧ + ˧) Vː� (˧ + ˩) 

低平(˩) Vː� (˩ + ˥) Vː� (˩ + ˧) Vː˩ (˩ + ˩) 

升(�) Vː� (� + ˥) Vː� (� + ˧) Vː� (� + ˩)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Michaud & He 2007; Michaud 2006）进

一步讨论纳西语升调的共时地位、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意义。核心观点是：除合音变调产生

的升调外，象声词和汉语入声借词的出现使纳西语完成了从三声调系统到四声调系统的演

变。总之，纳西语字调升调的出现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自然语料来看，四类合音升调（表 2）并非总是以合音的形式出现，一些合音升调出现

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现象，如表 3 中低高升调 （�）和中高升调 （�）两个合音调变为了字调

升调。共时上合音调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意义在于为研究历史上固有词中字调升调的来源提

供了线索，共时上可以推测有些字调升调可能同样来自类似的词汇化过程。 

表 3 合音变调词汇化的例子 

双音节 合音形式 词汇化形式 意义 变调词汇化的路径 

tʰe˩ tɑ˥  tʰe�˥  tʰe�˦ 还 L + H  → LH  → R 

le˧ u˥ le�˥ le�˦ 回 M + H  → MH  → R 

当然，这并不是断定所有纳西语的字调升调都来源于合音变调词汇化，纳西语字调升调

的来源具有多样性。除合音调词汇化外，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来源于象声词和儿语词。

如：拟声词 kwæ�jɑ˧“鸡叫声（惊吓）”和儿语词 ɑ�“水”等。还有极个别非入声汉语借词

的声调为升调，如 tɕʰi˧mi�“˦清明节”。这三类词汇中的字调升调应是字调升调发展成熟后出

现的，而与合音调词汇化无关。 

纳西语合音变调系统中共有 12 种变调类型（表 2），但为什么现实中只有部分中高升调

和低高升调词汇化为字调升调呢？研究后发现纳西语合音调词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1）合音调词汇化只出现在共现率高、能产性低的句法结构中。如：“虚词+虚词（被弱化

音节）”结构（表 2），而“实词 + 虚词”结构则不出现明显词汇化；（2）与字调升调调型相

似的合音调更容易词汇化为字调升调。如变调低中升调（LM）并未词汇化为字调升调（R）；

（3）另外，只有极少有合音降调词汇化为字调降调。如 zʏ˥zʏ˩“小孩”→ zʏ�˩。最后，在系

统研究纳西语声调的基础上尝试讨论纳西语声调分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低降调”的调

值是 31 还是 11？以及声调类型学上将纳西语声调系统划归到两大声调类型 （Pike 1948; 

Ratliff 1992; Evans 2008; Hyman 2010; 2016; Michaud 2017）中存在的问题。 

共时上对纳西语升调细致深入的描写和分析将进一步丰富汉藏语声调描写和研究领域，

如：纳西语（摩梭话， Michaud 2017）、彝语（Yang 2017）、拉坞戎语（Lai 2017）、普米语

（Matisoff 1997; Ding 2001; Jacques 2011; Daudey 2014）、藏语（Sun 2003）、羌语（Evans 2008）、

嘉戎语（林幼菁、胡琛莹 2016）、史兴语（Chirkova & Michaud 2009）、Hakha Lai（Hyman 



& VanBik 2002, 2004）、Kuki-Thaadow（Hyman 2010） 等。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来升调类的演

变对声调语言接触过程中声调借入路径、纳西语声调系统演变及声调类型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中声调的演变提供了典型。纳西语升调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藏

缅语声调描写的方法和理论。 

本文纳西语声调使用赵元任先生早期使用的调号标调，不使用五度调值。文中使用的纳

西语声调描写方法与纳西语传统声调描写方法(如《简志》，和即仁  姜竹仪 1985)有别，声

调符号的差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声调描写方法。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四个声调对应的字母标

调、调值描写和调号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纳西语四个字调对应的字母标调、调值描写和调号 

声调描写 高调 中调 低调 升调 

字母标调 H M L R 

近似调值例词 tʰɑ55 tʰɑ33 tʰɑ11 tʰɑ24 

调号标调例词 tʰɑ˥ tʰɑ˧ tʰɑ˩ tʰɑ�˦ 

汉语 可以 拓 坛子 他家（的） 

选择调号而不使用通行的右上标数字调值，这是因为早先使用调值描写纳西语声调的方

法混淆了调值（语音）和调位（音系）。例如《纳西语简志》中把单音节上的四个声调对立

分析为：55、33、31、13（和即仁、姜竹仪 1985），但实际上 31 调是实际调值，而音系调

值是单纯的低调（L），详细可参考 Michaud （2013）。五度制不适合来记录单纯的音系平调。

如孙天心（Sun 2018）指出佤语的三种声调（高、中、低，类似于纳西语的情况）采用具体

五度调值实际上是一种误导 ①。在其它语言中五度制也被认为不具有普适性，如朱晓农

（2012）。因此，纳西语近似五度制调值在上表中重新分析为 55，33, 11, 24。但为了体现方

法论上的差异优先使用调号 “˥”而不是调值“55”，因为 55 强调此调位由起点（5）和终点

（5）作为完整的调位。除了区别音值和音位作用外，两位作者长时间以来使用声调符号来

描写纳西语的声调，形成了研究惯例，语料库中的声调符号也难以用五度制数字来重新替换，

所以在文中仍然坚持使用了竖线符号来标写纳西语的声调。 

纳西语声调系统更适合使用平调为基本音系单位的分析方法，平调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升

调和降调由高、中、低不同的基本平调派生（Clements, Michaud et al 2011; Michaud 2017; 

Hyman 2011a）同一个调位不分起点和终点。表 1 中纳西语的声调分析是基于平调分析的结

果。相比以往的调值描写，平调分析可以更好的描写和解释纳西语方言复杂的变调。如例 3

摩梭话（Michaud 2017: 358-359）中，复合词 bo˩ɬv�“猪脑”单念未入句时第二音节为中高

升调 （�），系词 ɲi˩“是”为低平调 （˩）。两个词入句共现时复合词 bo˩ɬv �的第二音节变为中

平调：ɬv˧，系词ɲi˩变为高平调：ɲi˥。变调无法从声调环境推测出变调的规律，不属于连读

变调。对这类变调可以这样解释：入句后复合词第二音节的中高升调（MH）展开，中平调

（M）则继续留在复合词第二音节上，而高平调（H）则移到系词音节上并置换了系词原有

的低平调（L）。这说明音系上复合词中的中高升调（MH）由是由 M 和 H 两个平调构成的。 
 

① 原文：“It is therefore misleading to assign steady tone letters (...) or tone numerals.” 



(3) a. bo˩ɬv˧ ɲi˥.  表层形式 

  b. bo˩ɬv�˥ ɲi˩  底层形式 

  猪脑 是  

  是猪脑。  

其它使用平调分析藏缅语的详细例子可以参考：水田话（米可 2009）、拉塔地话（Dobbs 

& La 2016）、永宁摩梭话（Michaud 2017）。其它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的分析和结论，如普米

语（Matisoff 1997; Jacques 2011）、嘉戎语（林幼菁 胡琛莹 2016）、藏语（Sun 2003）、羌语

（Evans 2008）、史兴语（Chirkova & Michaud 2009）、Hakha Lai（Hyman & Vanbik 2002, 

2004）、Kuki-Thaadow（Hyman 2010）等等。 

二 字调升调在词汇中的分布 

纳西语的字调升调可分为固有词的升调和汉语借词的升调两大类。固有词的字调升

调主要出现在集体代词、连词、副词、语气词、助词、儿语词、象声词等封闭类词汇中

（见表 1），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中极少。汉语古为入声借词在纳西语中几乎都为升调，

字调升调可较为自由地出现在动词、形容词、名词等汉语借词中。 

1.1 固有词 

纳西语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集体代词皆为升调，分别为 ŋɑ�˦、nɑ�˦、tʰɑ�˦。三个升

调代词音节结构的特点是韵母皆为单元音/ɑ/。固有词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词代词。与

第一人称集体代词相关的代词为第一人称代词（主格）ŋɑ˩和第一人称代词（施格/领属

格）ŋɤ˧，代词 ŋɑ˩有时也在语流中弱化为 ŋɤ˩。与第二人称集体代词相关的代词为第二

人称代词（主格/宾格）nɯ˩和第二人称代词 nɯ˧（主格/施格），当第二人称后有受事标

记 to˥、kɤ˥或施事标记 nɯ˧时为平调 nɯ˧，没有格标记时为 nɯ˩。第一人称 ŋɑ˩还有一

个弱化形式 ŋɤ˩。 
表 5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词类 

ŋɑ�˦  我家（的） 集体代词 ŋɑ˩, ŋɤ˧ 我 第一人称代词 

nɑ�˦  你家（的） 集体代词 nɯ˩, nɯ˧ 你 第二人称代词 

tʰɑ�˦  他家（的） 集体代词  tʰɯ˧ 他 第三人称代词 

带字调升调的名词以双音节为主，升调可出现在词首或词尾（表 6）。多音节名词

中带字调升调的音节只有变为相应的平调时才有意义。名词 kæ˧ɲɤ�“˦以前”中 ɲɤ�˦无意

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为 ɲɤ˩“……的时候”，如 ci˥ ɲɤ˩“小时候”（ci˥“小的”）。

bu�˦pʰɚ“˩白猪”和 bu�˦nɑ“˩黑猪”中 bu�˦对应的词为 bu“˩猪”，但 “白猪”不说 bu˩pʰɚ˩，
“黑猪”不说 bu˩nɑ˩。其它带字调升调的名词，如 be�˦pʰʋ̩˧“荨麻”、be˧di�˦“虫子”、

dze˧me˥ʏ�˦“邻居”等中未发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 

表 6 带字调升调的名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kæ˧ɲɤ�˦ 以前 名词 ɲɤ˩ 以前  

bu�˦nɑ˩ 黑猪 名词 bu˩ 猪  

bu�˦pʰɚ˩ 白猪 名词 bu˩ 猪  

be�˦pʰʋ̩˧ 荨麻 名词 * *  

be˧di�˦ 虫子 名词 * *  

dze˧me˥ ʏ�˦ 邻居 名词 * *  

mɯ�˦tʰæ˧ 下面 名词 mɯ˩ 下  

目前搜集到的三个带字调升调副词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表 7）。此处声调的

分析时音系分析，-˧ɡɤ�中的 “-˧”表示音系上音节ɡɤ �前有一个悬浮的时长和中平调，

如 ŋɑ� ɡɤ� jɑ˧ko˩ ɲɟʏ˩“只有我在家”中低平调 ŋɑ˩“我”在-˧ɡɤ�之前变为低中升调。详

细描写和分析参见：和丽昆、刘岩 （2021）。 
表 7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ze�˦ 哪里 疑问副词 ze˩ 哪里  

-˧ɡɤ�˦ 仅仅 副词 ɡɤ˧ 的  

ne�˦ɲi˩ 似乎 副词 ne˩ ɲi˥ni˩ 好像  

与升调疑问副词 ze �对应的平调词尾 ze˧（表 8），中平调 ze˧表示“多少”，升调 ze�˦表示

“哪，哪个，什么”。中平调疑问词 ze˧保留原有的声调，与不同声调量词组合时声调不出现

变化。升调疑问副词 ze�˦与其量词共现时一般用第三人称代词 tʂʰɯ˧“他，它，这等”连接。 
表 8 疑问副词的声调 

中平调疑问副词 汉语 字调升调疑问副词 汉语   

ze˧ ɡʋ̩˧ 多少 **  ⇒ ** 
ze˧ hɑ˥ 多少晚 ze� tʂʰɯ˧ hɑ˥ 哪个晚上 ⇒ ze� hɑ˥ 
ze˧ kʰɑ˩ 多长时间 ze� tʂʰɯ˧ kʰɑ˩ 什么时候 ⇒ ze� kʰɑ˩ 
ze˧ dɑ˩ 大概多少 **   ** 
ze˧ bɤ˩ 几个地方 ze� tʂʰɯ˧ bɤ˩ 什么地方 ⇒ ze� bɤ˩ 
ze˧ɲi˧ 多少天 ze� tʂʰɯ˧ ɲi˧ 哪一天 ⇒ ze� ɲi˧ 
**  ze� kʋ̩˧ 什么地方 ⇒ ze� kʋ̩˧ 
**  ze� kɤ˧ 哪里   

带字调升调的连词有两个（表 9）。连词 ne�˦后可接领属格 ɡɤ˧构成双音节形式 ne�˦ɡɤ˧
“和”，两种形式的语义和句法功能没有明显差别，两者可互换。升调连词 ne�˦与低平调的

ne˩对应，语体上 ne�˦比 ne˩更为口语化（例 4）。在《简志》（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79）中同

样记录了连词“和”两种形式，称为“联合连词”。 
(4) zo˧ ne˩ mi˥ mɤ˧kwɑ˧ tʰe˧ɯ˧ so˩ tʂɚ˩ ndɚ˧. 

 男 和 女 不管 书 学 使 应该 
 不管男女都应该去上学。 

连词 bɯ˥bɯ�˦“若是，假如”第二音节带字调升调，但未发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 

(5) ŋɑ˩ nɯ˩ wɑ˩ bɯ˥bɯ� mɤ˧ bɯ˧ se˩. 
 我 你 是 若 不 去 了 

 我若是你就不去了。 



表 9 带字调升调的连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ne� ~ ne�ɡɤ˧ 和  连词 ne˩ 和   

bɯ˥bɯ� 若是，假如 连词 * *   

助词 le �可翻译为“回（？）”，例如：le�bɯ˧“（将要）回去”、le�hɤ˩“（已经）回去”、

le�tsʰi “˩回来”。与 le �对应的平调形式为助词 le˧u “˥回”，初步判断 le˧u˥由“le （˧动词前缀）

+ u˥（动词）”结构演变而来。因为现代纳西语中 le˧是常见的动词前缀，具体语义根据动词

不同有差别。例如：le˧ljɤ˩“来了”（正在来，看见来了），le˧ɲɟi˧“往回走”,le˧mi˧“（重新，

又）听见（了）”。目前还难以判断动词 u˥的语义。推测助词 kʰɯ˥dɯ�˦对应的平调词为 kʰɯ˥ 

dɯ˩。 

表 10 带字调升调的助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词类 

le� 往回（？）① 助词 le˧ u˥ 往回（？） 助词 
kʰɯ˥dɯ� 推测 助词 kʰɯ˥dɯ˩ 推测 助词 
ɲɤ�tʋ̩˧ 推测 助词 ɲɤ˥tʋ̩˧ 推测 助词 

肯定回答使用的 wɤ�˦“是（敬语）”也为字调升调，由系动词 wɑ˩“是”弱化而来。 

部分句末语气词也带有字调升调，除语气 mɑ �外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但语义有

差异（表 11）。 
表 11 带字调升调的语气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le� 建议、反问 语气词 le˧ 疑问 语气词  

bɑ� 推测 语气词 bɑ˧ 推测 语气词  

mɑ� 建议、劝告 语气词 * *   

字调升调在纳西语象声词和儿语词中占较高比例，象声词和儿语词许多属于鸟叫、狗叫、

猫叫等儿语中（表 12 和表 13）。下表中“蝌蚪”也可说为 ə˥pɑ˥kʋ̩˧tʋ̩˥lʋ̩�，带 a 前缀，“小猪”

也可说为 bɚ˧bɚ�，末尾音节同样带升调。“猫”正式的叫法是 hwɑ˥le˩。 
表 12 常见的儿语词 

纳西语 汉语 调型 纳西语 汉语 调型 

kɑ˥kɑ˩ 肉 平调 pɑ˥kʋ̩˧tʋ̩˥lʋ̩� 蝌蚪 升调 
mɑ˥mɑ˥ 饭 平调 ti˩ti� 弟弟 升调 
pɤ˩pɤ˩ 面条 平调 me˩me� 妹妹 升调 
mbæ˧mbæ˧ 糖 平调 bɑ˩bɑ� 爸爸 升调 
ko˥ko˩ 鸡蛋，水果 平调 je˩je� 爷爷 升调 
ci˥ci˥ 小姑姑 平调 ɑ� 或 ɑ˩ɑ� 水 升调 
pu˩tu˩ 扑通（跌倒声） 平调 pæ� 打 升调 
næ˧næ˧ 奶奶 平调 ə˥le�ŋɡu˩ 病 升调 
pæ˥pæ˩ 屎；脏东西  tɕi� 辣的，疼的 升调 

 
① 不确定 le �的语义。 



   tɕi�pi˩ 辣 升调 
   tɕi�ɲɟi˥ 烫 升调 
   pu˩pu� 肚子（儿语） 升调 
   ʨi�ʨi� 小鸡 升调 
   bɚ˩bɚ�zo˧ 小猪 升调 
   næ˩næ˨˦zo˧ 小猪 升调 
   ə˥pu� 乳房（儿语）  

表 13 带升调的象声词 

纳西语 汉语 纳西语 汉语 
ə�le˩le˩ 不满、责备声 tsi�jɑ˧ 叽叽（小鸡受惊吓） 
ə�mɤ˩mɤ˩ 喊话或警告 zi�li˧li˧ 鸟名（鸟叫声） 
ə˥hu�hu� 喊话或警告 ku�ku� 呱呱（哭声） 
ə˥hu�hu� te˥ 喊话或警告 tʂɚ�tʂɚ� 吱吱（猪） 
e˩mbɑ�  哞（牛） ʦi�li˧tʂɚ�lɚ˧ 叽叽喳喳（鸟） 
dʐɚ�i˧  鸟名（鸟叫声） mbe �或 mbe�le˧le˧ 咩咩（羊） 
ə˥mi� 猫（即：猫咪） kɤ�ɲɤ˧ 狗惨叫声 
mjɑ� 猫叫声 pu�  噗（屁声） 
ko˩ko� 呜（公鸡叫） pɚ� 噗（屁声） 
kwæ�jɑ˧ 鸡叫（受惊吓） ti�ti�ʦɿ̱˧kʋ̩�ʏ˩ 鸟名（鸟叫声） 
wæ�jɑ˧ 呻吟（人） pjɤ�pjɤ� 吠声（小狗） 
zi� 切割声（儿语）   

从跨语言视角来看，象声词在音系和形态上明显有别于其它词类 ①。类似地，纳西语象

声词中字调升调可以出现在鼻冠浊音和纯浊声母，而其它词类中则极少出现。例如 mbe�le˧le˧
“羊（儿语）”、zi�li˧li˧“鸟名”、dʐɚ�i˧“鸟名”。象声词和儿语词的出现使纳西语的声调系

统出现了更整齐的对立，如 ɑ˥“发呆”、ɑ˧“骨头”、ɑ˩“吃（牛吃草）”、ɑ�“水（儿语）”；

ku˥“丢”、ku˧“工（汉借）”、ku˩“给”、ku�“呱呱（象声词）”。 
除了以上词类外，在其它词和短语中也存在字调升调，但难找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表

14）。 
表 14 其它短语和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类别 平调对应词 汉语 

bɤ�lu˧ 再见！ 习语 bɯ˧ 去（将要） 

ɡɯ�jɤ˩ 求你了！ 习语 * * 
ɲɟɤ�be˧se˩ 谢谢！ 习语 ɲɟɤ˩be˧ 谢谢 

ə˥ʂɯ� 确定吗？ 习语 ʂɯ�（？） 是（汉借） 

tʂʰu�dɑ˩tʂʰu� 祭献用语 祭献用语 tʂʰu˥②dɑ˩tʂʰu˥ ？ 

pʰe˥ ho˩ho� 呸  * * 
wɤ� le˧cʏ˩ 掉头（犁地时对牛说）  * * 

 
① 原文: “Whether in Africa or Southeast Asia, we can safely say that ideophones are words which share special phonological, 
morpho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 from other words, whether the analyst treats them as a separate word 
class or as subclasses under other classes or both.” (Watson 2001; 另见：Dingemanse 2018) 

② tʂʰu˥可能是灶神的名字。 



wɤ� tsʰɿ̠˩tʰʋ̩˧ （过火把节时说）  * * 
e�he˩he� 唉嘿嘿  * * 
e� 唉（怎么回事儿？）  * * 

儿语、象声词以及一些带字调升调的词在各个方言中并不通用，可推测象声词、儿语词

等中的字调升调是字调升调发展成熟后出现的。象声词和儿语词中的升调也很难用音节合音

解释，因为这类词多数是模仿声音，如 tɕi�tɕi�“小鸡”是模仿小鸡叫的声音“叽叽”。按照

（Watson 2001: 394-395）的分类，属于声音类（sounds）。音节结构上，象声词和儿语多为

重叠式 CVCV 结构，这种重叠式在亚洲和非洲语言中具有普遍性(WATSON, 2001)，如汉语中

CVCV 结构的拟声词占优势(李镜儿 2006:79)，即使在形态较为丰富的藏缅语中象声词也如

此，如茶堡嘉戎语(Jacques 2013:4)。 
象声词和儿语词中多字调升调可能与语音象征理论中“高频声调表示体型小”有关。高

调常用来表示弱小、屈服、讨好。如广州话中使用高升调和高平调作为小称形式，广东信宜

粤语使用高升调作为小称（朱晓农 2004）。Bodomo (2006:205–206)也提到低调与“重”、“长”、

“胖相关”，而高调与“轻”、“短”、“薄”相关 ①。纳西语中，儿语词有的来源于象声词，例

如 ə˥le�“病”，来自 ə˧le˧“痛苦的声音，呻吟声”，有的来源于固有词中的变调，例如 ə˥po˩
“乳房”→ ə˥pu�“乳房（儿语）”。像 pu�“屁声”、pɚ�“屁声”。这些词主要对小孩子用，

成年人使用平调象声词，如 pu˩“屁声”、pɚ˩“屁声”。 

1.2 借词 

借词中字调升调主要出现在古为入声的汉语借词中（表 15）。汉语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声

调的对应规律为：汉语阴平（55）、阳平（33）、上声（214）、去声分别纳西语高平、中平、

低平和升调对应（表 15）。其它学者对西部方言（大研镇话）汉语借词声调的描写可参考（和

即仁 姜竹仪 1985; 杨焕典 2004）。 
表 15 汉语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声调的对应规律 

纳西语声调 汉语声调 纳西语例词 

H（55） 51 kwɑ˥“挂”（51） 

M（33） 214, (55, 35) lɑ˧“老”（214） 

L（11） 35, (214, 51, 55) me˩“梅”（35） 

R（24） 入声（55, 35, 214, 51） pɑ�“八”（55） 
在现代代汉语中，入声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升调之间对应已经不那么严格，单音节时总保

持升调，但在多音节词中发生变调。如：li˧cɑ˨˦“李家”，wæ˩cɑ˨˦“王家”，lo˩cɑ˨˦“罗家”中

为升调，kwɤ˨˦cɑ˧“国家”一词中为中平。又如：tʂʰɑ˨˦tʰɤ˩“插头”中“插”的声调为升调，

而 tʂʰɑ˩ʦo˥“插座”中的“插”为低平调（11）。数词“一”，在 i˥ʨʰæ˧“一千”、i˩wæ˥“一

万”、i˩ti˥“一定”中为高平调或者低平调，在 i˨˦tʂɯ˨˦be˧“一直地”中为升调。还有些入声借

词单字调和词组中的声调都不与纳西语的升调对应。如 ci˥sjæ˥“迹象”中，“迹”为入声字

但不与字调升调相对应，pɑ�˦“八”在单念时为升调，在 pɑ˩ko˥“八个”，pɑ˩we˥“八位”、

pɑ˩tsʰɿ ̟˥ “八次”等中变为低平调。 

 
① “The low-toned ones refer to heavier, longer, or fatter entities, while the high-toned ones refer to lighter, shorter and thinner 

entities.” 



由于纳西语固有词中字调升调较少，可通过入声调与字调升调的对应规律判断是否为借

词，特别是对于一些看似为固有词的词。如：tʂʰo˥kʰo˨˦ʦɿ ̟˧“闲聊，吹牛”属于西南官话借词
①。词根 ho�“正确，合适”在纳西语中很常用，包括其它的派生词如：mɤ˧ho˨˦“错误”，ho
˧ho˨“˦和睦的，合适的”，ho˨˦lo˧“健谈的，友好的”，但在新近借入的词中有升调和低平调两

种都存在，如 ho˨˦kɤ˨˦“合格”，ho˩ʂɯ˥“合适”。pʰjɤ˨˦tʰo˧“不世故的，随性的”。pjɤ˨˦ɡɤ˧“别

的，其它的”。ʂʋ̩˩ʂʋ̩˨˦“叔叔”、u˧ni˨˦“忤逆”、ɲe�˦ʦɿ ̟˧ “苶子”、tɑ˨˦tʰje˨˦“搭铁”、mɤ˨˦ho˨˦“墨

盒”、kʰo˧si˧可惜”。ʨe˨˦sɿ ̟˨“˦结束”，pi˨˦“笔”。kwɤ˥jɤ�“˦过于”、le˧bʋ̩�˦ ʂɯ˩“胡萝卜”、po�˦ʏ˩
“钵盂”、po�˦tʂɯ “˧拨指，贬义，瞎指挥”， po�˦ “拨”，如 ci˥jɤ˧ po�“˦拨款”（ci˥jɤ “˧钱”）、

kʰo˧si�“˦可惜”、kwɤ�˦ lo˩ mɤ˧ ɲɟʏ“˩毫无根据的（直译：不在国里）”（kwɤ�˦ “国”、lo “˩里”、

mɤ˧“不”、ɲɟʏ˩“存在”）、tʰæ˥ko˥ʏ˩“太过于”、tsɿ�̟˦“触，轴，足（够）”。tʰjæ˧kwɤ˨˦ le˥kwɤ˨˦
“故事”（tʰjæ˧“天”、le˥“语义不详”、kwɤ˨˦“国”）、lo�pʰo˧lo�le˧“干脆利索的”、tjæ˧tjæ˧ 
tʋ̩�˦tʋ̩�˦“点点毒毒（游戏名，tjæ˧“点”、tʋ̩�“毒”）”。 

表 16 常用汉语入声借词（部分） 

纳西语 对应汉字 例词 

ho� 盒，合 ho�tsɿ̟˧“盒子” 
lɑ� 蜡，辣 lɑ�tsɿ̟�“辣子”、lɑ�tsɿ̟�“蜡烛” 
tʰɑ� 塔，踏 kæ˧tʰɑ�“钢塔”、co�tʰɑ�“脚踏” 
pʰɤ� 拍 tjæ˥i˧ pʰɤ�“拍电影” 
pɤ� 白，百，北 pɤ�pɤ�“白白”、pɤ�˦kʰwæ˧“百块（百元）”、pɤ�fæ˧“北

方” 
mɤ� 墨 mɤ�tʋ̩˧“墨斗” 
kʰɤ� 客，克， 

刻，壳 

kʰɤ�tʂʰɤ“˧客车”、kʰɤ�fʋ̩�“克服”、tjɑ˧kʰɤ�“雕刻”，kʰo�tsɿ̟˧
“壳子” 

tʋ̩� 毒 tʋ̩�pʰi˧“毒品” 
fɑ� 发，罚，法 fɑ�lʏ�“法律”，fɑ˨˦kʰwæ˧“罚款”、fɑ�kwɤ�“法国” 
kwɤ� 国 tʂu˧kwɤ�“中国” 
kɤ� 格，隔 kɤ�tsɿ̟˧“格子”、kɤ�li˩“隔离” 
i� 一 lu�i�“六一（儿童节）” 
tsʰi� 七，漆 sæ˧tɕʰi� “三七”、tɕʰi�“漆” 
lu� 六，录  lu�ʂɯ�“六十”、lu�i˧ci˧“录音机” 
pɑ� 八，拔 pɑ�ko�“八角”、tjæ˥hwɑ˥ po�“拨电话” 
ʂɯ� 十，室 ʂɯ�jwe˧“十月”、cɑ˥ʂɯ�“教室” 
co� 角（钱） i˥co�“一角” 
ko� 角（角度） ko�tsɿ̟˧“边角” 

除入声借词外，极少数非入声借词为升调。如 ə˧pʰo˨ “˦外婆”、tɕʰi˧mi�“清明（节）” 、
i˩mjæ�“一面，先”。i˩mjæ�还有其它变体：[ji˥mjæ]、[jʏ˩mjæ�]、[jʏ˩me�]。这个词在《简志》

中记为 ʑə�miə˥“一面”（和即仁、姜竹仪 1985:78）。  

 
① 像 hɤ˩“厉害”、pʰʋ̩˧cʰi˥“普气”、ʐɯ˩cʰi˥“生气”等在音节结构上与固有词的音节相似，很常用，但属于西南官话

借词。 



三 合音变调与语法变调中的升调：两个平调构成的升调 

2.1. 音节合音调产生的升调 

纳西语中，除词汇中的字调升调外还存在一类音节合音产生的升调类（见表 2）。音节

在词、短语或句子中完全丢失音段（元辅音）后音长和声调得以保留并与前音节合音使前音

节出现变调。这类合音变调属于“前音节声韵调+后音节声调和音长”的音节合音类型。如

在例 6 中，例 a 和 b 的意义完全相同，都表示“只有一条狗了”。两个例句的差别在于例 4a

中量词 me˧“条”变调为 me�“条-仅仅”，而例 b 中量词 me˧不变调，且其后有一个副词 tɑ˥

“仅仅”。若 b 中量词 me˧不变，且副词在句法上被省略则变为例 c，句子变为“有一条狗

了”。 

(6) a. kʰɯ˧ dɯ˧ me�˥ ɟʏ˧ se˩. 

  狗 一 条-仅仅 有 了 

 b. kʰɯ˧ dɯ˧ me˧ tɑ˥ ɟʏ˧ se˩. 

  狗 一 条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条狗了。 

 c. kʰɯ˧ dɯ˧  tɑ˥ ɟʏ˧ se˩. 

  狗 一  仅仅 有 了 

  有一条狗了。 

之所以量词 me˧的变调分析为中高升调 me �是因为随着量词声调不同，高平调音节弱化

后量词的变调也不同。如例 7 和例 8 中，高平调副词 tɑ “˥仅仅”弱化后中平调量词 pʰʋ̩ “˧副

（扑克）”变为中高升调 pʰʋ̩�“副（扑克）-仅仅”，低平调量词 pʰʋ̩˩“块（地）”变为低高升

调 pʰʋ̩�“块（地）-仅仅”。 

(7) a. dɯ˧ pʰʋ̩�  ɟʏ˧ se˩. 

 b. dɯ˧ pʰʋ̩˧ tɑ˥ ɟʏ˧ se˩. 

  一 副（扑克）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个（树）根了。 

(8) a. dɯ˧ pʰʋ̩�  ɟʏ˧ se˩. 

 b. dɯ˧ pʰʋ̩˩ tɑ˥ ɟʏ˧ se˩. 

  一 块（地）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线）了。 

除高平调音节外产生两类升调外，中平调音节弱化产生低中升调。如例 9 中领属格 ɡɤ˧

“的”弱化时形容词 bɯ˩“多”变为低中升调 bɯ�“多-的”： 

(9) a. bɚ˧ tʂʰɯ˧ bɚ˧ bɯ�  ɲi˧ hɑ˥ mɤ˧ ɟʏ˧ se˩. 

 b. bɚ˧ tʂʰɯ˧ bɚ˧ bɯ˩ ɡɤ˧ ɲi˧ hɑ˥ mɤ˧ ɟʏ˧ se˩. 

  客 这 客 多 的 二 天 不 有 了 

  （离）婚宴没几天了。 



除中高升调、低高升调和低中升调外还存在高升调。例如 10 中副词 tɑ˥“仅仅”弱化后

升调量词 ho�“盒”变为高升调 ho�“盒-仅仅”。高升调易与中高升调混淆，但仍然有差异。 

(10) a. tsɿ̟˧tæ˥ dɯ˧ ho�  ɟʏ˧ se˩. 

 b. tsɿ̟˧tæ˥ dɯ˧ ho� tɑ˥ ɟʏ˧ se˩. 

  子弹 一 盒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盒子弹了。 

不同声调的词在不同词、短语和句子中弱化的详细例子和讨论参见：和丽昆、刘岩（2021）。 

2.2. 形容词重叠式中的升调 

纳西语中形容词重叠时出现升调，这类升调与合音变调类似，音系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平

调，形容词重叠式表程度加深（Michaud & Vaissière 2007; 和即仁 姜竹仪 1985:55-56; 杨焕

典 1984:198; 和志武 1987:68-69），程度级别属于最高级（表 17）。表程度加深时重叠式首

音节变为长音，但音长仅在高平调音节上对立。变调规律为：高调音节不变调，中调变为中

高升调，低调变为低高升调，升调变为高升调。如果形容词重叠式中基式不变调则没有意义。 

表 17 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 

纳西语形容词 汉语 比较级 汉语 最高级 汉语 非法形式 

lɑ˥ 厚的 ɟæ� lɑ˥ 很厚的 lɑː˥ lɑ˥ ɡɤ˧ 极厚的 *lɑ˥ lɑ˥ ɡɤ˧ 

lɑ˧ 老的 ɟæ� lɑ˧ 很老的 lɑ� lɑ˧ ɡɤ˧ 极老的 *lɑ˧ lɑ˧ ɡɤ˧ 

lɑ˩ 撑开的 ɟæ� lɑ˩ 撑开的 lɑ� lɑ˩ ɡɤ˧ 极弯的 *lɑ˩ lɑ˩ ɡɤ˧ 

lɑ� 辣的 ɟæ� lɑ� 辣的 lɑ� lɑ� ɡɤ˧ 极辣的 *lɑ� lɑ� ɡɤ˧ 

与目前的分析不同，前人对于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有不同的描写，如形容词变调有 24

和 35 两类，同时也指变调伴随着长音：“在纳西语中，音长本来是不区别意义的，可是它在

形容词的重叠式中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忽视”（杨焕典 1984:223）。《简志》中形容

词变调统一记为“低升调”（13）。但变调要明确分两种现象，一个是声调，一个是语调

（Michaud & Vaissière 2015）。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属于声调和语调结合引起的变调，合音

变调中导致变调的是两个声调叠加后的变调。 
 

四 从音节合音调的词汇化看升调的历史来源 

3.1. 共时上的合音调词汇化 

 术语“词汇化”具有不同的定义（详细论述见：布林顿、特劳戈特 2016），这些定义

的分歧对本文的变调分析没有直接关系，为讨论方便本文的“词汇化”特指两个语素溶合为

一个语素的过程，即有两个升调（合音调）变为一个固定调位的过程。词汇化的合音调以升

调类为主，降调类较少见。如助词 le˧u˥中尾音节 u˥弱化后 le˧并未变 le �而是变为与字调升

调相同的调 le�。 



(11) a. jɑ˧ko˩ le� bɯ˧ ɡɤ˧ çi˧ ə˥ ɲɟʏ˩ le˧? 

  家里 回 去 的 人 疑问前缀 有 疑问语气词 

 b. jɑ˧ko˩ le˧u˥  bɯ˧ ɡɤ˧ çi˧ ə˥ ɲɟʏ˩ le˧? 

  家里 回 去 的 人 疑问前缀 有 疑问语气词 

  有要回家的人吗？ 

“介词 dɑ˩‘如……’+副词 tɑ˥‘仅仅’”的结构中，dɑ˩ tɑ˥合音后变为 dɑ�˦“比得上，

大约”，而不是 dɑ�˥“如-仅仅”。 

(12) a. nɯ˩ tʰe˧ɯ˧ so˩ tʰɯ˧ dɑ� ɡʋ̩˧ lɑ˥?  

  nɯ˩ tʰe˧ɯ˧ so˩ tʰɯ˧ dɑ˩ tɑ˥ ɡʋ̩˧ lɑ˥? 

  你 书 学 他 比得上 仅仅 如 疑问语气词 

  你学习（成绩）只跟他一样吗？ 

“进行体 ne˩+副词‘好像’”的结构中，ne˩ ɲi˥ni˩变为 ne�˦ ɲi˩而不是 ne�˥ ɲi˩“进行体标

记-好像”。 

(13) a. tʰɯ˧ o˥tʰo˧lo˩ hɑ˧ ndzɿ̟˧ ne�ɲi˩. 

 b. tʰɯ˧ o˥tʰo˧lo˩ hɑ˧ ndzɿ̟˧ ne˩ ɲi˥ɲi˩. 

  他 那里 饭 吃 进行体标记 相同 

  他好像在那里吃饭。 

“持续体 tʰe˩+副词‘仅仅’”结构中，tʰe˩和 tɑ˥合音后直接变为[tʰe�˦]“还，一直”而不

是[tʰeː�˥]。有时 tʰe�˦还进一步变为 le�˦。 

(14) a. ŋɑ˩ tʰe�  hu˧ jɤ˥. 

 b. ŋɑ˩ tʰe˩ tɑ˥ hu˧ jɤ˥. 

  我 还 仅仅 等 请 

  请等着我！ 

(1) c. ŋɑ˩ le� hu˧ jɤ˥. 

  我 还 等 请 

  请等着我！ 

næ˩ mʋ̩˥ sɿ ̟˧ “还要，仍然”合音为 næ�˥sɿ ̟˧ ，并进一步变为 næ�˦sɿ ̟˧ ，意义与 næ˩ mʋ̩˥ sɿ ̟˧ 没

有明显差别。 

  (15) a. ŋɑ˩ hɑ˧ dɯ˧ mæ˧ tʰe� ndzɿ̟˧ næ˩mʋ̩˥sɿ̟˧. 

  我 饭 一 点 还 吃 还 

  我还需要再吃点儿饭。 

 b. ŋɑ˩ hɑ˧ dɯ˧ mæ˧ tʰe� ndzɿ̟˧ næ�sɿ̟˧. 

  我 饭 一 点 还 吃 还 

  我还需要再吃点儿饭。 

除非平调音节合音类型的词汇化外，两个平调音节合音后也会出现词汇化。如例 16 中

bi˥ “之后”+ -˥ze˥“话题标记” 合音后并不是 biː˥ ze˥，而是 bi˥ze˥“之后，因为”。其它



词汇中则不出现类似的词汇化，如 tʰe˧ɯ˧合音为 tʰeː˧“书”，但无法进一步变为 tʰe˧，如“写

字”只能是 tʰeː˧ pɚ˥或 tʰe˧ɯ˧ pɚ˥。 

(16) ɡɤ˩ tɯ˧ bi˥ze˥ le˥ cɤ˥ le˥nʋ̩˥ ndzɿ̟˧. 

 上 起 之后 茶 煮 茶点 吃 

 起来之后煮茶吃早餐。 

除了 MH 和 LH，早先被认为是字调升调 R 的声调实际上还包含另一个调位——低中升

调（LM）。词中的低中升调目前只发现存在于程度副词 ɟæ�“很”上，如 ɟæ� tsɑ “˩很高兴”。

该词的调值与音节合音产生的低中升调相同。如：bu˩ dɯ˧ me˧ → bu� me˧“一只猪”，ɟi˩ dɯ˧ 

ho˩ → ɟi� ho˩“一条河”。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程度副词 ɟæ�˧中的“低升调”来自音节合

音。以往对该词声调的记录中，邻近方言的调值被记为“低升调（13）”，如大研镇纳西话/dʑæ�/

“很”（方国瑜、和志武 1995:436; 和即仁、姜竹仪 1985:76）。孙堂茂（孙堂茂 2012:194）

词典则同时收录了 [dʑja21]（大研镇）或[ɟja21]（龙泉），以及[dʑja13]（大研镇）或[ɟja13]，并

指出 13 调和 21 调是同义词。米可（Michaud 2006:84）也记录了两类/gja�/和/gja˩/①（大研

镇），认为/gja�/是/gja˩/的一个变体，由/gja˩/添加一个表程度的语调高平调（H）的来的。作

者重新调查发现大研镇坝区附近方言中程度副词“很”的发音实际上为 LM（13），但有些发

音人自己却觉得声调属于 31/11 调（尽管调型与 24 调更接近），发音人的语感实际上具有主

观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学者记为 31，有的学者记为 13。由此可见，《简志》中

的“低降调（�）”与本文的低平调（˩）是同一个调，记为 ɟæ˩是不精确的，例如可以说 ɟæ� 

ljɤ˩“很漂亮”但不能说*ɟæ˩ ljɤ˩。合音调过程中还可能伴随着元音的弱化。例如表 14 中的

bɤ�lu˧“再见”来源于 bɯ˧ bɤ˥ lu˧“去吧！”（bɯ˧ “去.将行体”、bɤ˥“状语标记”、lu˧“命

令式”）。bɯ˧和 bɤ˥首先合音为 bɯ�，最后合音调词汇化的同时元音[ɯ]弱化为[ɤ]。 

虽然调值相同，除副词 ɟæ �中的低中升调外，其它位置的低中升调都与音节合音有关，

且 LM 不参与 MH 和 LH 的词汇化过程，某些结构中低中升调存在独立的词汇化过程。如在

“形容词+定语标记 ɡɤ˧‘的’”结构中形容词与定语标记 ɡɤ˧总是以合音的形式出现，并且

出现频率很高，如 bɯ˩ ɡɤ˧ → bɯ�“多的”，两个语素在语义和语音上都逐渐固定，在语义上

也看不出是两个语素，可被认为出现词汇化。 

除以上升调类的词汇化外，合音降调也存在一些词汇化的实例。例如：介词 ŋɡu˩“后”

与 mæ˥“末尾”合音为高低降调 mæ�。 

（17） a. ŋɑ˩ kæ˧ bɯ˧ se˩ nɯ˩ mæ� lu˧ lɑ˩. 

  我 前 去 了 你 后面 来 语气词 

  我先走了，你后面来吧！ 

 b. ŋɑ˩ kæ˧ bɯ˧ se˩ nɯ˩ mæ˥ ŋɡu˩ lu˧ lɑ˩. 

  我 前 去 了 你 后面 之后 来 语气词 

  我先走了，你后面来吧！ 

zʏ˥zʏ˩“小孩”合音为 zʏ�，这个词并不是临时弱化为单音节的[zʏː�]“小孩”，若强制发

 
① 声调符号进行了转写，元辅音与原文同。 



音为[zʏ˥]则没有意义，说明高低降调区别词义。类似的合音词还包括：cæ˧æ˩合音为 cæ�“酸

菜”、jæ˧æ˩合音为 jæ�“油（液体食用油）”、jɑ˧ko˩合音为 jɑ�“家里”、ɲi˥ɲi˩ 合音为 ɲi�“像，

相同”、ə˧sɿ̟˥ ɡɯ˩be˧合音为 ə˥ sɿ̟� be˧“真正地”、nɑ˥kʰɑ˩ɡʋ̩˧合音为 nɑ�ɡʋ̩˧“生怕……”等词

中合音出现中低降调（ML）。说明音节合音产生的降调也同样出现词汇化现象。 

由于共时上出现高调词尾变长，中平调又允许变为中高升调 （�），因此，这类变调与高

平调音节与其它声调音节合音时的音变规律相似。可进一步推测历史上一个高平调音节（语

素）弱化为了音长和高平调并与名词词尾合音。在共时上，*LH 已经词汇化为了 R，不允许

LH，而*MH 虽然也与 R 无异，但还允许合音形式（MH），音长在高平调音节上得以保留。 

3.2. 字调升调的历史来源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从从共时上音节合音产生变调以及合音调词汇化产生字调来看，可以推测固有词中的部

分字调升调来自音节弱化与合音，并且被弱化的音节应为高调音节。带字调升调代指家庭的

代词 ŋɑ�˦“我家的”、nɑ�˦“你家的”和 tʰɑ�˦“他家的”最明显的语音特征是元音都为/ɑ/，声

调都为升调。有学者认为这三个代词分别来源于人称代词 ŋɤ˩“我”、nʋ̩˩“你”、tʰɯ˧“他”

(盖兴之 姜竹仪 1990:65)，但并未论证人称代词与家庭代词之间具体的演变关系，亦未讨论

升调的问题。由于高平调音节与非高调音节合音产生升调，米可（Michaud 2006）推测集体

代词中的升调可能与早期高平调领属格与代词的合音有关。在纳语组语言玛丽玛萨话中就发

现了高调的领属格 ɡɤ˥。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曾经存在一个高平调领属格，那为

什么纳西语中高调领属格弱化消失后还存在一个中平调的领属格 ɡɤ“˧的”，而高平调形式的

领属格却没有独立的词形式？ 另外，为什么高平调领属格消失后只在集体代词中留下合音

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纳西语转指变调中的字调升调同样具有领属语义。在周边邻近的鹤庆

白语康福话中变调（35）也同样表示领属语义（赵金灿 2010:36）。在一些描写非洲声调语言

的文献中同样记录了使用变调编码的领属关系，如 Babete （Hyman & Tadadjeu 1976）、米

斯特克语（Peñoles Mixtec, Daly & Hyman 2007）、Twi （Hyman & Shuh 1974:92）、Igbo 

（hyman 2011b）等等。升调表领属义是否有一定的共性，值得进一步讨论。 

除了代指家庭的集体代词外，纳西语名词复数或复数领有时变为升调或音长变化似乎同

样与音节弱化合音有关，但目前还无法从方言比较中看出被弱化的具体音节。表复数或复数

领有的音变规律为：低平或中平调末尾音节变为字调升调，高平调末尾音节为长音，字调升

调不变调（表 18）。例如 ɲi˧nʋ̩˩me˧“妇女”词尾中平变升调为 ɲi˧nʋ̩˩me�˦“妇女们”；zʏ˥zʏ˩

“小孩”中中平调词尾变为升调为 zʏ˥zʏ�“孩子们”。高平调词尾音长不变则不符合语感，

如可以说 lɯ˧sɿ̟ː˥ ko˩“傈僳族家里”（ko˩“家里”），但不说*lɯ˧sɿ̟˥ ko˩。字调升调词尾不变

调，如 i˩tsʰɿ̟� ko˩“彝族家里”。 

表 18 变调表复数或复数领有 

普通名词 汉语 集体领有形式 汉语 

ɲi˧nʋ̩˩me˧ 妇女 ɲi˧nʋ̩˩me� ɲi˧nʋ̩˩me� 妇女们 

zo˧cʰʏ˧ 男人 zo˧cʰʏ� zo˧cʰʏ� 男人们 



sɯ˩ndzɿ̟˧ 老师 sɯ˩ndzɿ̟� sɯ˩ndzɿ̟� 老师们 

çwe�se˧ 学生 çwe�se� çwe�se� 学生们 

zʏ˥zʏ˩ 小孩 zʏ˥zʏ� *zʏ˥zʏ� 孩子们 

lɯ˧sɿ̟˥ 傈僳族 lɯ˧sɿ̟ː˥ lɯ˧sɿ̟ː˥ 傈僳族 

le˧bʋ̩˧ 白族 le˧bʋ̩� le˧bʋ̩� 白族 

ɡʋ̩˧dzɿ̟˩ 藏族 ɡʋ̩˧dzɿ̟�  ɡʋ̩˧dzɿ̟�  藏族 

i˩tsʰɿ̟� 彝族 i˩tsʰɿ̟� i˩tsʰɿ̟� 彝族 

sæ˧twe˥ 三队（村） sæ˧twe˥ sæ˧tweː˥ 三队村人 

fʋ̩˩kʰo˥ 福阔（村） fʋ̩˩kʰo˥ fʋ̩˩kʰoː˥ 福阔村人 

pʰjɤ˥tɯ˧ 片丁（村） pʰjɤ˥tɯ˧ pʰjɤ˥tɯ� 片丁村人 

ŋɡu˩be˧ 丽江 ŋɡu˩be˧ ŋɡu˩be� 丽江人 

ɯ˧tʰo˩ 恩托（村） ɯ˧tʰo˩ *ɯ˧tʰo� 恩托村人 

tʂɚ˧lo˩ 汁罗（村） tʂɚ˧lo˩ *tʂɚ˧lo� 汁罗村人 

表转指时如果刻意发音变调和字调升调有细微差异。如：ŋɡu˩be�中的 be�和 be�pʰʋ̩˧中的

be�并不完全相同，不过母语人发音为 ŋɡu˩be�或 ŋɡu˩be�皆可。同样地，pʰjɤ˥tɯ˧“片丁”变

调后 pʰjɤ˥tɯ �或 pʰjɤ˥tɯ �都是允许的，皆表示“片丁村人（的）”。 

音节弱化在现代纳西语中较为普遍，但音节弱化和合音现象似乎不是一个很早期的现象。

在前人描写和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如此复杂的变调，纳西语声调系统中也未留下大量合音的痕

迹，如不出现同类型的升调和降调。当然，这并不排除前期调查者受方法局限而掩盖了变调

的本质。例如对于合音产生的升调，母语人也往往只习惯使用统一的声调符号（f），当告诉

他们变调具有差异时才意识到变调的存在。此外，年轻人的口语中虚词倾向于使用零声母的

aq [ʔɑ˩]，纳西母语学生写作时也出现 eq、aq 代替助词 teiq 的情况，说明音节弱化现象是近

期才开始出现的。类似虚词弱化为零声母的现象也见于前人的描写（傅懋勣 2012:314）。 

当然，并不是所有纳西语的升调都与音节合音有关，典型的的例子是形容词重叠式中的

升调，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存在过高调音节，重叠式变调反而可能与

语调有关。同样地，句末语气词中的字调升调也可能是受到了语调的影响，与音节合音无关，

如汉语语气词（Ding 2012:20）。最后，像 bu�nɑ˩“黑猪”、bu�pʰɚ˩“白猪”这样的词也很难

看出是否确实与音节弱化有关。 

目前来看，可以肯定入声借词来自汉语方言，但汉语入声借词的来源路径仍将是个谜。

很难假设汉语入声调调值（升调）受纳西语声调影响产生，因为纳西语固有词声调系统并不

具有系统性；从文献资料来看，纳西语周边汉语方言中整齐保留入声调且调值为升调的极少；

借词升调产生的年代并不久远，因为白语中只有近代汉语借词才出现 35 调。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纳西语中的汉语入声借词来自白语。白语方言中存在 35 调，但 35 调和入声借词之间

的对应并没有像纳西语中那样整齐。近现代汉语入声字借入白语后都读 35 调，早期借入的

入声字读为 44 或 42 调（徐琳、赵衍荪 1984:6-7） 。鹤庆金墩康福白语（李义祝 2012:51-



52）、下关赵庄白语（赵燕珍 2009）、洱源白语凤羽话（李娟 2013:37-38）中也存在 35 调。

云龙县曹涧白语为 24 调，与白语方言中的 35 调对应（李贤王 2013:11）。在昆明西山白语

中与大理方言 35 调对应的声调为 12 调，在汉语借词中也少见（王锋 2001:71）。 
 

五 讨论 

4.1. 合音调词汇化的语音和句法基础 

纳西语合音调的词汇化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词汇化的合音调调型与字调升调相

似度高。首先，低中升调（LM）未见有词汇化的现象；其次，纳西语中虽然存在降调合音

调，但降调未见大量字调降调的出现，少量降调属于词汇化但仍然保留了合音调形式。动词

重叠式中词首字调升调变为中平调（表 3），可认为经历了斜调简化（contour simplification）

的过程，间接说明音系上 R 调与中高升调（MH）很接近，是升调类间合流的基础。 

表 19 字调升调动词重叠式的变调规律 

基式 汉语入声借词  重叠式 汉语  变调规律  

pʰɤ� 拍（~摄） → pʰɤ˧pʰɤ� 拍拍（电视） R.R → M.R 

mɑ� 抹（~桌子） → mɑ˧mɑ� 抹抹（卓子） R.R → M.R 

tsɯ� 触（~电） → tsɯ˧tsɯ� 电电（鱼） R.R → M.R 

lu� 录（~音） → lu˧lu� 录录（音） R.R → M.R 

字调升调对合音调的影响。纳西语中由于字调升调分布的限制，四个字调对立不对称（表

20）。 

表 20 字调升调和平调的不对称对立 

声调 四声调对立 三声调对立 

H tɑ˥“打” kɯ˥“吼” 

M tɑ˧“收购” kɯ˧“个” 

L tɑ˩“群” kɯ˩“称” 

R tɑ�“沓（汉借）” ** 

田野调查中发现，高、中、低、升四个声调对立完整的音节上发音人更容易混淆 MH 和

LH 的对立，字调升调（R）对合音升调（LH, MH）具有明显的影响。具有最小对立的词组

中发音人更容易把合音调(LH、MH)读为字调升调。如发音人（M3）在负载句中发 tɑ˥“个

（玉米棒）”、tɑ˧“担（水）”、tɑ˩“堆（柴）”、tɑ�“沓（汉借）”时，tɑ˩˥ 容易发为 tɑ�，而

读另一组 pʰʋ̩˥“播（种）”、pʰʋ̩˧“雄性”、pʰʋ̩˩“破（门）”时变调较为清晰，字调升调和合音

调不出现明显的混淆。将录音给发音人重新播放时，有时不能分辨 tɑ �和 tɑ �中 MH 和 LH

两个升调。 

句法结构的限制使变调的语音和语义环境出现互补，宿主变调后缺乏严格的最小对立环

境，很难出现完全的“三升三降”对立。如自然话语中三个升调（LM, MH, LH）的完全对



立几乎不出现，严格对立只出现在人为设计的句子中（例 18）。 

(18) a. dɯ˧ tɑ�  ɟʏ˧ se˩. 只有一担饮用水了。 tɑ˧ tɑ˥ → tɑ� 

  一 个-仅仅 有 了   

 b. dɯ˧ tɑ� ɟʏ˧ se˩. 只有一堆柴火了。 tɑ˩ tɑ˥ → tɑ� 

  一 个-仅仅 有 了   

 c. dɯ˧ tɑ� ɟʏ˧ se˩. 一堆柴火呢（我）有了。 tɑ˩ je˧ → tɑ� 

  一 个-呢 有 了   

在自然话语中，句法结构和语音结构更多时候互补，变调间缺少最小对立。以数量结构

为例，名词一般与量词共现，这导致变调之间的最小对立消失（例 19）。例如量词 tɑ˥“个

（玉米棒）”、tɑ˧“担（水）”、tɑ˩“堆（柴火）”、tɑ�“沓（钱）”在负载句中四个声调 H、M、

L、R 构成严格对立，副词 tɑ˥“仅仅”弱化为高平调后，量词分别变为 tɑː˥“个（玉米棒）：

仅仅”、tɑ�˥“担（水）：仅仅”、tɑ�˥“堆（柴火）：仅仅”、tɑ��˥“沓（钱）：仅仅”。在句首不出

现量词对应名词“玉米”、“饮用水”、“柴火”、“钱”时，除高平调外剩下的三个升调出现严

格的对立/MH : LH : RH/。 

(19) a. (kʰæ˩dze˧) dɯ˧ tɑː˥ ɟʏ˧ se˩. 只有一个玉米棒了。 

  玉米 一 个-仅仅 有 了  

 b. (tʰɯ˩ɟi˩) dɯ˧ tɑ� ɟʏ˧ se˩. 只有一担饮用水了。 

  饮用水 一 个-仅仅 有 了  

 c. (kʰɯ˥sɿ̠˧) dɯ˧ tɑ� ɟʏ˧ se˩. 只有一堆柴火了。 

  柴火 一 个-仅仅 有 了  

 d. (ci˥jɤ˧) dɯ˧ tɑ� ɟʏ˧ se˩. 只有一沓钱了。 

  钱 一 个-仅仅 有 了  

同样，在话题标记/-˥se˥/之前的低调和中调音节在自然话语中往往很难再区分，二者已

经词汇化为了字调升调。又如类似 kɑ˧ bɤ˥ lu˧“舀回来！”和 kɑ˩ bɤ˥ lu˧“驯（牛）完来!”

这样严格调位对立的句子中，状语标记 bɤ˥弱化后分别为 kɑ� lu˧和 kɑ� lu˧，但在长句中发音

人容易将 kɑ �和 kɑ �与字调 kɑ �混淆。在纳西文（拼音方案）中合音升调都写作“f”（LM, 

LH, MH），如标准语中 yuq bul lu!(jy˩“拿”，pu˥“状语标记”， lu˧“来（命令）”) → yuf lu!

“拿来！”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是虽然升调之前的语音差别很大，但是由于句法与语音的互补，

文字使用者并未感受到不同升调之间的差异。在有些情况下，母语人在使用纳西文时直接不

写变调，但他们在朗读文字时知道何处需要变调，例如 ŋɤ˩ se˥ nɑ˩çi˧ wɑ˩“我呢是纳西族”

这句话中，ŋɤ˩（ngeq）即使文字中不写为 ŋɤ�（ngef），母语人都自动变读为升调 ŋɤ�。如果

进一步告诉母语人实际上有不同的升调类时，他们又都能区分不同的升调。 

能产性低的句法结构中宿主更容易出现合音调词汇化，能产性高的结构中则未出现词汇

化。语法宿主的限制导致弱化后音长和声调的宿主减少，能产性低的合音调率先词汇化为字

调升调。表程度加深，以及体、格、状语标记、话题标记等与语法宿主合音形式是能产性较

高的声调形态，所以因合音而出现的动词变调多为临时性的合音变调，并不是字调。 



4.2. 纳西语声调系统描写的相关的基本问题 

随着近几年来纳西语描写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早先广泛被用来描写纳西语声调的符号和

系统被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纳西语简志》是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纳西语声调描写的范本。《简

志》以及其他纳西语声调描写和研究的著作中，纳西语的四个声调分别标为 55、33、31、

13。表面上可以很好的分析字调和变调，但实际上，低调在音系层次是 1 而不是 31。《简志》

的作者和即仁先生也坦言，纳西语的声调被描写 13 和 31 是为了让声调系统“对称”(Michaud 

2013)。另外，《简志》在分析音节合音时并未严格的区分变调。因此当出现复杂的变调时，

原有的声调符号不够用，还出现冲突。例如把 jæ˧æ “˩油”的合音形式写作 jæ�，实际上《简

志》中的中低降调“�”是低调“˩”，《简志》要表达 jæ˧和 æ �的合音形式为 jæ˩。问题在于

/M+L/跟/L/不同，由于已经用 31（M+L）描写低调，所以，没有合适的工具来记录真正的

/M+L/。因此，将纳西语的声调记为高、中、低符合语言实际，更切合纳西语声调的实际。

有的学者描写大研纳西语有时也使用五度制将“低升调”标为 11，但这种标调并不是因为作

者认为纳西语的“低降调”属于平调，而是为了“方便书写”（杨焕典 2004: 7）。 

表 21 纳西语方言间的调值描写差异 

纳西语方言点  调值描写 

大研镇（和即仁 姜竹仪 1985；和志武 1987）  31 13/24 33 55 

波湾（和继全 2012）  21 - 33 55 

俄亚（曾小鹏 2011）  21 24 33 55 

次恩丁（米可 徐继荣 2012）  11 - 33 55 

片丁（Michaud & He 2015；和丽昆 刘岩 2021）  11 35/24 33 55 

需要注意的是，平调分析并不一定适用于纳西语方言中所有的字调。例如西部方言中平

调之间的变调都可以用平调分析和描写，但字调升调（R）则无法用平调分析和解释。听感

上，R 并不是 LM、MH 或 LH；音系上，R 也从不出现延展、位置限制（和丽昆 刘岩 2021）。

米可(Michaud 2013)在分析升调时主要根据个人听感将大研镇话声调的字调升调分析 LH，

这样看完美地符合平调的分析，但他同时也指出对纳西语升调的分析并没有音系上的证据。

然而，将 R 分析为 MH 或 LH 能使声调分析更为系统，可将其分析为高、中、低构成的三平

调系统。由于 R 在听感和音系上（见 2.2）更接近 MH，所以可分析为 MH（表 22）。 

表 22 纳西语的四个字调 

声调描写 高调 中调 低调 升调 

字母标调 H M L MH 

近似调值例词 tʰɑ55 tʰɑ33 tʰɑ11 tʰɑ35 

调号标调例词 tʰɑ˥ tʰɑ˧ tʰɑ˩ tʰɑ� 

汉语词义 可以 拓 坛子 他家（的） 

如果将纳西语看做三平调系统，合音变调可重新分析（表 23）。当高、中、低调后音节

弱化为音长和声调后与中高升调前音节合音，中高升调与高调音节合音时声调不变调，中高



升调与中调音节合音时变为中高升中降调，中高声调 （�）与低调合音时变为中高升低降调。

字调中高升调与合音调中高升调在自然话语中词汇化为字调升调，很难说两者之间存在明显

的差异，因此音节合音时可看做不变调，音长变长。中、低调中与中高升调合音时可以看做

三个平调的合音。这样的分析相对来说会更具有系统性。不过，仍然要看到合音调 MH 和字

调 MH 在语音上是存在差异的。 

表 23 三平调系统中纳西语音节合音调的类型 

      后音节声调 

前音节声调 

高 

(˥) 

中 

(˧) 

低  

(˩) 

高(˥) Vː˥ (˥ + ˥) Vː� (˥ + ˧) Vː� (˥ + ˩) 

中(˧) Vː� (˧ + ˥) Vː˧ (˧ + ˧) Vː� (˧ + ˩) 

低(˩) Vː� (˩ + ˥) Vː� (˩ + ˧) Vː˩ (˩ + ˩) 

中高升(�) Vː� (� + ˥) Vː� (� + ˧) Vː� (� + ˩) 

 

4.3. 纳西语升调描写研究与声调类型学的意义 

鉴于存在两种典型的声调类型，声调类型学家试图将将声调类型二分，如 “音高声调

（register tone）”和“曲线声调（contour tone）”（Pike 1948）、A 型和 B 型（Ratliff 1992）、

A 型（lethargic）和 B 型（restless）（Hyman 2016）、“非洲型”和“汉语型”（Evans 2008）。

Evans（2008）和 Hyman（2010）通过更为具体的音系特征区别两种声调类型，如平调和曲

折调数量、声调分布特征、浮游调、延展、强制非恒值原则（OCP）、降阶（downstep）、形

态声调极性（morphological tonal polarity）、曲折调位置限制（contour location restriction）、无

声调音节（toneless syllable pitch）等。以上分类主要以一维的声调（音高）功能在词汇和语

法上的权重作为主要分类依据，实际上东亚声调语言音节中存在发声态（朱晓农 2011），例

如在汉语、越南语、苗瑶语、壮语等。汉藏语中关于声调的讨论又见于（瞿霭堂 1993; 瞿霭

堂 劲松 1992:68-69）。米可（Michaud 2017:419-423）将两种声调大类型划分为平调型（level 

tone）和复杂型（complex tone 或 phonetically complex tone）两类平调型以非洲、美洲声调

语言为典型，如 Barasana（Gomez-Imbert 2001）、Wãnsöhöt （Girón Higuita & Wetzels 2007）、

Athabaskan（Hargus & Rice 2005）、 Iquito（Zaparoan & Michael 2010），以及新几内亚的

skou（Donohue 2003）等，复杂型以亚洲的汉藏语为典型，如汉语方言、越南语、壮语等。 

以上二分法的类型分类虽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研究典型的几种声调类型，但却掩盖了

声调更为复杂的事实。由于声调的复杂性，尽管类型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世界上声调语言有两

种大类型，然而通过具体标准做到声调类型的绝对二分是难以做到的，有些语言中两种声调

类型的特征存在交叠，将一种语言的声调贴上“类型”标签时排斥其它“类型”，也容易引

让人误以为存在特别的分类（Hyman 2018）。纳西语方言中，西部方言丽江坝区方言是非典

型的平调系统，如大研镇话、冷不罗话、片丁话等。而在东部方言则是典型的平调型语言，

如永宁摩梭话（三平调）、拉塔地话（两平调），音系特征完美的符合典型平调语言的特征。



较之于汉语、壮侗语等语言，纳西语西部方言，如大研镇纳西话更接近平调型语言。基于此，

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像越南语、汉语、壮语这样声调相对稳定又伴随着发声态

的复杂调型语言是一极，像永宁摩梭话、班图语等这样声调形态复杂的典型平调语言是另一

极。在两个极端之间又有像片丁纳西话那样兼有两种类型主要特点的混合型。声调语言中，

音系特征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体，纳西语片丁话就提供了一种典型。在声调描写的过程

为了描写的需要可以使用平调去分析和解释复杂的变调，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并非所升调或

降调都能完美地分析为平调的派生调。从系统描写纳西语声调系统来看，声调描写应该避免

削足适履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将声调系统放入某个具体的类型中贴上标签，而应该使用属

性驱动的音系类型学方法（property-driven phonological typology, Hyman 2018）描写语言事

实中存在的具体的声调音系属性。 

 

六 结论 

纳西语声调来历是相当复杂的历史研究问题，目前未得到满意的分析（Jacques & 

Michaud 2011; 李子鹤 2021; Bradley 1975），但明确的一点是纳西语四个字调中字调升调是

后来发展的。从片丁纳西话的升调类型和分布的来看，纳西语升调包含字调升调和合音升调

两类，字调升调是后来出现的，其中合音调词汇化是固有词中字调升调的重要来源之一。合

音调词汇化受语音和句法结构的制约。纳西语中拟声词、儿语词中的声调应是字调升调较为

成熟后出现的。字调升调来源具有多样性。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发现除四个基本字调外，纳

西语中存在一些合音调词汇化产生的边缘化调位，如低中升调（LM）、高低降调（HL）。纳

西语升调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米可（2006）以及和丽昆、刘岩（2021）的研究。当然，纳西

语字调升调的来源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借词的升调和合音调的先后顺序，不同汉

语借词的来源和历史层次。目前所知的纳西语（纳语组）方言声调数量差别不大，但音系复

杂程度不一，各家的描写方法和结论也还没有统一的认识（Michaud 2017; 李霖灿 等 2001; 

米可 2009; 李子鹤 2013; 曾小鹏 2011; 姜竹仪 2015; 傅懋勣 2012; 和继全 2015; 和丽

昆 2018）。通过对更多纳语组语言（纳西语方言）进行类似的本体调查分析能积累更多有

关声调知识，有助于将来进一步了解纳西语声调系统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形成和发展路

径。类型学的目标应该是“哪里有什么？为什么？（What’s where why? Hyman & Plank 2018:18）

要建设新一代的声调分析理论和方法，要建立更完整的声调类型学（typology of tone），需要

国内学者充分开发国内的语言。丰富的汉语方言，再加上相当接近的苗族、瑶族、傣族语言

的声调，再加上境内的平调系统（如：普米语、纳木依语、纳西语/摩梭话等等），以及丰富

多样的羌语方言与嘉绒语组语言 （有的有声调、有的无声调、有的有重音），能建立很深入

的类型学模式。需要对不同方言有深入的基础描写，才能建立好的类型学。最后，加强与不

同地域（非洲、美洲）声调研究专家的合作也将覆盖更多声调类型学理论研究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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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tones in Naxi: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diachronica origin and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HE Likun  Michaud Alexis 

Abstract: In-depth analysis of lexical tone, syllabic coalescence and morphotonology brings 

out two classes within phenomena categorized as “rising tone” in Naxi. On the one hand, there exists 

a single rising tone lexically attached to the syllable, which appears mostly on Chinese loan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nonlexical rising contours resulting from 

syllable reduction and grammatical processes. The situation is further complexified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nonlexical contours gradually progress towards lexicalization – a process which we 

argue sheds indirect light on the diachronic origin of the lexical rising tone category.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rising contours of Naxi, shaped by multiple factors ranging from 

lexical tonology and coarticulation to syntax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and expressive coinages), 

allows for new insights into Tibeto-Burman tonal typology and into the dynamics of tonal systems. 

Keywords: rising tone; tonal reassociation; grammatical tone; lexicalization; omnisyllabic tone; 

Naxi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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